
从白河县城到宋家镇去， 是由白石河逆水
而行。 这条于县城汇入汉江，并因河口建城而得
了县名的河流，虽只八十八公里长，但两岸山大
谷深而水质清澈， 宛如白链。 汽车出了茅坪集
镇， 就是沿河而行的双向车道， 一路所见的河
坎、田坎、梯地，均为山石所砌，高大坚固，整齐
美观。 我们正赞叹着为创造“石坎坎，金碗碗”而
诞生的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白河精神”，副驾
位置突然发出一声惊呼：“树，桥，树上生桥！ ”

我们即刻靠边停车，来到河边，争先恐后地
探望着、拍摄着，为这奇观感慨着。

此树于离水面五米高的河坎上平平伸过身
子，枝条接近东岸。 其身上所搭的木板桥，由两
组直径过尺的木头相接牵引着，自西向东，连通
两岸，撑起了一道可供二人相向而行的“树桥”。

我由桥东信步走到桥西， 再下到河床去拍
了些图片，终是不解“树桥”之谜，便上了东堤，
到焦赞街去找人询问。 走过几座关门上锁的房
子，碰到的第一个人，是由外村嫁来的张丽，她
对此不太熟悉，却很热情，匆匆找来几位老人，
为我们讲解了“树桥”的来龙去脉。

白石河是自西向东而行的， 但在纳了焦赞
河、孟良河后，于焦赞村拐了个大湾，就在焦赞
街口拐出一块南北方向的小盆地， 有了这土肥

水沃、 人口密集的
米粮川。 不说这焦
赞街住了多少人 ，
光是对岸山坡上的
可视范围就有十余
户人家。 这里河床
宽达五十米左右 ，
那水直直而来 ，携
着漫川，傍着青山，
绘 出 一 湾 云 缠 山
腰、水绕山转、花开
遍地、 鸟鸣林间的
美景。

这里的人 ，极
富穿越意识。 河湾
拐角的山包对岸 ，
有 一 道 绵 长 的 山
梁， 山梁两侧的山
腰上各有一洞 ，洞
口绿林掩映， 洞内
深不可测。 两位的

猎人因好奇而相约入洞探险， 他们在一宽大的
直洞相会，也不知走了多少天，才于四川出洞。
游玩两天之后，找不见来时的洞口，没法返回，
也无干粮和盘缠了，二人相携而行，就到巫溪的
大宁盐厂打工，次年贩盐回家，便在各家河口盖
房营业，做起山货生意。 特殊的生死之交，让二
人结义为兄弟，其情义相传数代，都是“焦不离
孟，孟不离焦”的鱼水关系。 于是，人们称其为
“焦赞、孟良再世”，为彰扬其仁义道德，便以其
所居位置命名了自然环境， 东西两边的山洞为
焦赞洞、孟良洞，东西两条河流为焦赞河、孟良
河，当然还有焦赞街、孟良街。

当焦赞、孟良两条小河汇入白石河，这种仁
义之风也吹遍了一河两岸。 平日， 山民和睦相
处，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故事与场景。 一旦河水泛
洪，两岸群众你奔过来、我冲过去，那种舍生取
义、互救互助的壮美情景感天动地，令凶恶的洪
流也退而逃之。

这棵长于西岸的麻柳树， 见证了两岸民众
血浓于水、世代不变的仁义之风。

此树壮实，粗达两人合围，树龄九十多岁，
树高曾有五十多米，枝繁叶茂，自成一景。 麻柳
作为绿化树、护坡树，深受村民喜爱，一河两岸
除了这棵老麻柳树，村民还栽下数百棵麻柳，以

护河堤、田坎、土地、村庄。
四十多年前，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冲坏堤

坎，毁了树木，袭了田地，河滩一片狼藉。 这棵老
柳，根部的土石被洪水冲刷得所剩无几，没有泥
土的支撑树干缓缓倾斜，晃悠了一天一夜，头部
渐渐地搭到了东岸堤坎。 次日清晨，河东有人发
现了，立即喊上四五个小伙子，从树身爬过，去
西岸救人、查灾。 紧接着，两岸的人们争相过河
到对岸去救灾、救苗，又陆续过河修路、种地，进
而过河上学、出山，一连数月都从树身爬过，把
这树干当作桥身， 你来我往地通行于两岸。 于
是，这道天然“树桥”，既凝聚了生产救灾力量传
递了两岸情感，又沟通了人流、物流、信息流。

这样过了一夏，甚是方便，却很危险。 于是，
便有好心人在树身上加木头，木板，架扶手，拉
绳索， 做了加固工作来保证河两岸人民的过河
安全。 如此这般，看似便利，却把一棵大树改造
出一身怪相，不伦不类。

后来，政府整修河堤，村民建言献策、捐物
出力，齐心协力，终成“树桥”工程。

他们为安全起见， 在西岸的树身周围用石
头掺砂浆，砌了五米宽、二十米长、三米高的护
基，把树身和护坎紧紧地围住，且修成半圆形，
对岸同样砌了半圆形护挡， 以避洪水冲袭。 同
时，截了伸向东岸的树头，以防攀缘，杜绝事故；
伐了向下、左右伸出的分枝，以减少重量，防止
断裂。

西岸则贴着树身架枕木，东岸凌空搭枕木，
当两岸枕木在树身会合后， 他们又用垫子从树
身支起，不致压伤树身。 当枕木上的木板横铺整
齐之后，他们又依着树上长出的树枝建了护栏、
扶手，方便人们稳稳当当的行走过桥。

我在“树桥”两侧看到：凡是接触树身的枕
木、板材，均有一两寸厚的软垫；凡是绑扎在树
枝上的扶手、栏杆，接触部位均有软垫，这样既
不伤树，亦防止绑扎长入树中。

我在“树桥”之下看到：那厚过寸余的木板
是结实的， 那河流正中高出堤面一米多的桥身
是安全的，正从桥上荷锄走过的农人是安逸的，
放学归来大步过桥的学生是欢快的。

当一棵树变成了一道桥， 一道桥联通了两
岸人，我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享受了自
然给人的无私馈赠， 也听到了飘散着山花馨香
的河风吟唱。 哦， 这是两岸山民合奏的乐居之
歌，这是山民们世代相传的仁义之歌！

安康北山小镇沈坝， 是著名战士作家崔八娃
的故乡。

2003 年我到那里工作， 有缘结识这里的一草
一木。 9 月的一场连阴雨下个不停，一大早，赵镇
长用单位的“北京 213”吉普车把我从安康接回镇
里。 一路上颠簸三四个小时，从恒大路上车像是在
泥田里犁地一样，车轮在烂泥路上艰难爬行，绕过
一山又一山，沿途经过了六七个乡镇，才到达这个
与汉阴交界的小镇，感觉浑身像是散了架，脑袋晕
晕沉沉，只想呕吐。 到了镇上，才发现这竟然是个
世外桃源，好几百亩平坝良田，在汉滨南北二山少
有这样小盆地，难怪号称北山粮仓。

机关炊事员王大爷早已准备好了饭菜， 班子
成员除了张书记在城里学习，其他都在镇上，晚上
大家齐聚一堂，饭桌上喝得是当地酿制的甜杆酒，
口感不错、味道微甜，随便喝上一两斤没问题，每
人打一个通关， 直到头脑晕晕乎乎， 刚好睡个好
觉。

第二天醒来，精神好了许多，镇上干部个个热
情地打着招呼，介绍当地情况。 当时百米长的街上
住着一百多户人家，家家户户都与镇上干部很熟，
有的还开起玩笑，关系十分融洽。

吃罢早饭，镇长让司机开车，带几名同事查看
灾情， 顺便带我去各村熟悉情况。 沈坝当时有 10
个村，近 13000 人。 镇长一路上介绍各村的班子情
况，风土人情，遇到村民，他就停下车，询问了解附
近的灾情和群众的生产、生活，跟他们拉家常，顺
便就把情况掌握的一清二楚。 中午吃饭在沙沟村
邓支书家里，那个时候，下乡没有吃饭的地方，交
通又不便，为了方便工作的开展，一般吃住都是在
村里， 到哪一家吃饭、 休息都是需要提前计划好
的。 邓支书是个老支书，在村上工作了几十年，威
信高、能力强，也积极配合镇上开展各项工作，镇
上干部对他也很敬重。 中午吃饭时，我遇上了崔八
娃。 头一天晚上就听同事说过他的事，觉得他是个
比较神秘的人物。

崔八娃生于 1929 年 4 月 23 日 ，在家排行 “老八 ”，乳名叫 “八娃儿 ”。
1949 年底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20 岁的他毅然决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 后全国开展了扫盲运动，部队推行“速成识字法”，要求大家半个月
认字 2000 个，他不分昼夜地学习 ，仅用了 10 天 ，就达到了会认 、会背 、会
写的水平。 刚刚脱盲的高玉宝写的《半夜鸡叫》，对崔老影响很大，在部队
首长柳山杂的精心指点下 ，他一笔一画地创作修改完成了 《狗又咬起来
了 》一文 ，发表在 《解放军报 》上 ，被 《人民文学 》《人民日报 》等 30 余种报
刊转载 ,各大报刊陆续发表很多著名人士的评论文章 ,轰动效应非常之大 ,
20 年间译成 20 余种文字 ,选入 40 余种大 、中 、小学教材 。 后崔八娃被西
北军区授予 “学文化模范 ”，并荣立了三等功 。 之后他又创作了 《一把铜
壶》《卖子还账》《郭大肚子》等作品。 1953 年曾受邀到北京参加升旗观礼
和文代会 ，受到了毛泽东 、郭沫若 、巴金等人的接见 。 他的封笔之作是
1956 年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小说《催生》。1958 年他主动要求退伍回乡
当起农民 。 后任民兵连长 、社教队员 、大队长 、公社干部 、《安康日报 》编
辑、生产队长、信用社主任。 2005 年 12 月聘为安康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2007 年 1 月 31 日在他的家乡———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沈坝镇沙沟村因
病平静谢世，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生命历程。

2003 年我见到当时已经回乡务农多年的崔八娃。崔老就住在沙沟村，大
儿子崔勇智当时在沈坝信用社工作，二儿子在外务工，家里只有老两口自食
其力。 老人衣着朴素，不善言谈，从外观上看与普通农民没有什么区别，面容
黑瘦，提起过去的事他总是一带而过，好像与他无关，不太愿意谈起，反而对
现在农村农活的事更加关心和善谈。 他家里珍藏着当时毛主席接见代表的
照片，还有同许多文坛老同志的合影。 我始终不理解这个当时名震文坛的作
家怎么会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后来我每次到沙沟下村都要顺道去看
看崔老，跟他聊一聊。 直到 2007 年 1 月 31 日，我同当时区委组织部肖部长
到沈坝去慰问他，刚走到他家院坝就听见屋内哭泣声声，老人已去，我们也
算幸运为老人送了终。为了纪念这位不寻常的老人，2014 年沈坝镇政府在新
建社区广场上为崔老塑立了铜像。

沈坝原属于大河区的，沈坝和元潭两乡在 1996 年合并建镇。 原来街道
不到一百户人家，加上镇上几个单位，常住人口不多，每逢周末，单位的人回
家，学校放假，街上几乎见不到几个人。

近些年，国家脱贫攻坚的惠民政策实施，沈坝镇进行了规划，新建社区、
提升教育、治理生态、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保障农民的利益，
加大扶贫力度，增加就业机会。 山上的群众都搬进社区楼房居住，这里现在
居住着四五千人，白天人们忙得不亦乐乎，晚上灯火通明，村民在广场休闲
娱乐，跳起了广场舞，下起了象棋，这里的生活与城市无异。

沈坝，据说是旧时汉阴沈氏家族在此开垦良田，繁衍生息，故为“沈家
坝”，在安康山区也很难找到这样的坝子，最大的集中片区有 500 余亩的水
田，都是一展平坝。这里海拔不高，阳光充足，砂土含金，粮食品质好。其中花
红村莲花池的大米和红莲花是出了名的， 在清朝这里的大米是给皇帝上贡
的。 说来也怪，这里水田里面的野生红莲，年年不绝，每逢六月，荷花就含苞
待放，风姿绰约，亭亭玉立。 如今，当地能人抓住机遇，已经建成百亩荷花观
赏园，盛夏时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红色、粉色、白色的荷花一望无际，再现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游客们也都纷至沓来，一睹这
荷塘美景。

元潭张四营村有一极具观赏性的瀑布群，当地人叫“龙潭”。 龙潭瀑布群
由头龙潭、二龙潭、三龙潭三个大瀑布和若干个小瀑布构成。 龙潭瀑布掩映
在原生态的密林峡谷之中，从高约 30 米的龙口飞流直下，如一段白色银链
悬挂在山谷之间，一瀑一潭，白瀑湍急，奔腾而下，气势恢宏，飞沫扑面，凉风
习习。

石家大院是张四营村居中规模最大的院子，典型的“三进三出”院式结
构。这个大院建于清朝时期，至今保留完好，石家后裔至今在此居住。大院既
融合了南方传统建筑的秀丽又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秦
巴山区民居风格。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据说是清朝中期湖广移民从武
昌石氏家族一支来此定居，后繁衍壮大，英才辈出，石氏很快发展为当地旺
族，院落连片，水田百亩，山场千顷。 数百年来，石氏家族在这个相对封闭的
世外桃源中耕读传家、繁衍生息。

张四营村原来是大山挡道，内外不通，道路艰险，水电路不通，村民过着
几乎原始的生活。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有个叫陈金莲的女支书带领全村几
百村民开山炸石，经过几年苦战终于在绝壁上开凿公路，引水拉电，让恶山
变通途，形成了挂壁公路，就连现在走路都有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可想当
年修路之艰险。这个女支书带着村民凭着一股干劲打通了一条便利的路。让
村民生活往来便利，不用再翻山越岭，也加强了村民与外界的联系。

近年来，在党的富民政策推动和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沈坝镇现在
今非昔比，水电路进千家，小洋楼不算啥，小汽车放不下。 政府带领村民大力
发展水稻、油菜、蚕桑、莲藕，水产养殖等产业，同时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打
造供游人娱乐休闲、康养度假、农耕采摘的园区。 战地作家崔八娃的故乡，这
也是一张极具分量的文化名片，可以与农旅产业深度融合，让沈坝镇更具内
涵与特色。 如今群众生活条件日益改善， 环境面貌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
化，已是名副其实的“北山明珠”。

崔八娃的故乡如今就像荷花灿烂盛开，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群众面貌精
神振奋，处处美景引得游人如织。 此前一直不解，为何远近闻名的崔八娃愿
意回乡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如今的沈坝在政策带动下已经千变万化，各
项产业日益壮大， 当初闭塞落后的地区， 如今也有了属于自己的 “金山银
山”，百姓生活富足，宜居宜业，我想，这也是崔八娃那时候想看到的盛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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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泉坪，一个儒雅诗意的名字，一块被锁在秦岭深
闺中的千亩田园。 境内有泉水，有瀑布，有坪地，有村舍
瓦屋，宁静质朴，惬意悠闲，乡村之美映入了游客的眼
帘，温柔了岁月，也温暖了心田。

旬阳仁河口镇水泉坪，地处陕南汉江北岸，海拔八
九百米。 由于古时地壳运动形成堰塞湖，历经千百年来
淤积演变形成偌大一块坪地， 一条发源于王莽山的溪
流蜿蜒曲折穿过原野，滋润着千亩良田，向山谷深处漫
延，长达 4 公里，联系着桥上、水泉坪和王莽山三个自
然村，沿途风景，美不胜收。

走进水泉坪，一幅绝版乡村画卷徐徐展开，一条宽
阔的硬化路穿境而过，绿荫环绕，稻荷遍布，景点 、民
宿、农耕博物馆、文创基地工作室穿插其间，虫鸣鸟叫
声悦耳动听，令人心旷神怡。

水泉坪人始终按照自然规律和传统方式进行生产
生活，不因经济社会发展而偏离，不因生活水平提升而
改变，过着淳朴自然、安宁和稳定的生活。 他们一直延
续传统，种植着油菜水稻，阳春三月，金黄色的油菜花，
一望无际，与镶嵌其间的麦苗及青山绿水相映成趣、蔚
为壮观，构成水泉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水泉坪的春天来得不早不晚，总在田间地头流动。
映入眼帘的潺潺溪流， 在春潮的涌动下流出的山溪水
也有了激情，它流过岁月，流过四季，流出了水泉坪春
天的美好时光。

前来观赏油菜花的游客，络绎不绝。 一时间，金灿
灿的油菜花海间人头攒动，五颜六色的服装，拍照的、
作画的，欢歌笑语，热闹非凡。 油菜花随着温度的改变
而变换颜色。 温度越高，颜色越浅；温度越低，颜色越

黄。 它们用最热烈，最灿烂的方式争艳怒放。
油菜收割后正好栽植水稻， 男人们把秧田深耕细

耙，打理平整，妇女们坐在秧凳上拔秧苗，扎成小把，扔
到旁边的田埂上。 挑秧的人把秧苗运到耙好的田边，一
把一把将秧苗均匀地扔到田里。 插秧这活，是要一定技
术的，插好的秧苗两三天过后，就扎根存活了，翠绿翠
绿，渐渐变得茁壮起来，一片生机盎然。

水泉坪的油菜花，具有与众不同的视角感，配着水
泉坪特色的民居建筑来看别有情趣。 以白墙灰瓦、雕梁
画栋为背景， 金黄色的油菜花仿佛正是大自然用水墨
或油彩信手涂抹上去的。 如果站在王莽山观赏，水泉坪
的油菜花、田园、民宅、炊烟和远处的山峦、云雾融为一
体，其乐融融的画风，露着生活的暖意，游人看了沉醉
其中、恋恋不舍，就想落地生根，长住在这人花和谐的
美景里过起日子来。

远山如黛，近景空旷，只有身临其境，才可领略水
泉坪不同于山外的奇异风光。

王莽山在险峻之中透出庄严， 犹如水泉坪的守护
神，安详地俯视着这里的儿女，没有丝毫的狂傲！ 春天
看花，夏天看水，秋天看稻，冬天看雪，冬去春来，山高
水长，这是大地的和谐。

每逢仲秋，水泉坪水稻陆续成熟，成熟的稻田就像
铺在大地上的金色地毯， 美如绝版的油画， 以大地为
纸，用金黄的稻穗，做了底色，绘就了千亩之规模的巨
幅图画。 以不同颜色的水稻开展“稻田艺术”，一幅“稻
田画”绘出美丽“中国梦”。 这道独特靓丽的风景，构成
彩色稻田创意图案，让游客惊叹不已。 溪水潺潺，青山
如黛，白墙黑瓦，透着悠悠古韵。 因为水资源丰富，群
山起伏，水泉坪的秋季常年都是烟雨朦胧，将天地间的
景色晕染的如诗如画。

近年来,随着水泉坪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
点旅游村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千亩稻田、茶山步道、峡谷
书院、银杏广场、侯山湖等景点的建成,水泉坪抓住自然
资源优势 ,高质量发展抓生态旅游产业 ,成功举办油菜
花节、稻鱼丰收节、插秧节、农民丰收艺术节、篝火晚会
等特色活动,吸引诸多游客慕名前来。

水泉坪，在云蒸霞蔚中崛起，在云雾缭绕里，以它丰腴多
姿的风采，独具特色的景色魅力喜迎八方的来客。

今日，细雨纷飞，凉意侵骨，一如四年前的今天。 而
今，大姨的坟前花开似锦，柳条如烟，茶香四溢。 献上鲜
花和祭品，点燃几炷香，烧几沓黄纸，袅袅青烟弥漫开
来，散发着一股苦涩的气息，泪水又一次模糊了我的双
眼……

油坊的村落总是黑瓦白墙， 零星地沉睡在茶山之
间。 现在我这么喜欢喝茶， 或许就是受了大姨的熏陶
吧。 我喜欢茶，它的清香让我惬意；它的甘甜令我沉醉；
更多的是茶香里凝聚着浓郁的思念和牵挂。

依稀记得 9 岁那年春天， 我步行十几里来油坊看
望大姨，大姨带着我穿过油菜花地，到了一大块茶园。
茶树被修剪成了各种形状， 像蘑菇， 像冰棍， 像雨伞
……绿油油的一片，在阳光下散着耀眼的光芒。 它们或
芽苞初放，或苍翠欲滴，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茶香，熏
染了整个山坡，令人心旷神怡。

从那以后，每年最喜欢的事，便是跟着大姨上山采
茶。 茶园在半山腰，大姨戴着草帽，背上背篓，穿一件红
色碎花外套伴着薄薄的云雾，欢愉地走进茶园。 她轻盈
地穿梭在茶树间，微微弯着腰，低头盯着茶树，双手不
停地在茶尖儿上下弹动，一提一掐，像是钢琴家在弹奏

动听的曲子。 她时而拨弄草丛，露珠沾湿了裤腿；时而
衣衫碰到叶片，沙沙作响；时而哼着小调，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不一会儿，背篓里就盛满了嫩绿均匀的新
芽。 采到兴致正浓时，我随手摘一片嫩叶嚼在口里，有
些甜津津的，回味无穷。 漫山遍野的香刺花盛开，小小
的花朵，白得纯净，香得诱人。 我情不自禁地深吸一口
气，闭上眼，陶醉在花香之中。 突然，我轻轻地靠近大
姨， 趁她不注意， 将手中的刺花别在了她乌黑的发丝
间，小嘴往她脸上一凑，表姐们快速拿出手机，咔嚓咔
嚓地拍个不停，生怕错过这个精彩的瞬间。 笑声从茶山
中飘出，阳光下的我欢快地追逐着白色的小蝴蝶……

晚上， 收工回家的大姨挑着木桶去井边打清冽的
泉水，把茶叶放在水中清洗干净。 接着，她架起了一口
大锅，系上围裙，慢慢地把茶叶倒进锅里。 表姐们戴上
白色的手套，在锅内与松软的茶叶飞舞着，像在茶园中
嬉戏的白蝴蝶。 保持小火，用双手不停地来回翻炒，动
作非常娴熟。 我趴在灶台上，只见锅里的茶叶由绿色变
成深褐色，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扑鼻的清香，沁人心脾，
令人神清气爽。 大姨使劲儿地揉捏，还时不时地取点儿
搓一搓，反反复复，额头上挂满汗珠也顾不上擦。 她把

湿漉漉的茶叶搓干、揉成卷曲状，再次入锅，又是不停
翻搅，用文火烘干，特别费时。 最后，炒干后起锅倒入簸
箕里，再摊晾几天就好了。

“嘿！ 那真像是一门艺术啊！ ”我笑着对自己说。
“过来，荣荣。 ”大姨摇着草帽冲我招手，“泡茶也有

诀窍，我来教教你！ ”我连连点头，阳光从窗外洒进来，
我仿佛看见大姨眼中的宠爱，将我与茶叶都拢在其中。

渐渐的，我也爱上了泡茶。 在阳光慵懒的午后，我喜
欢坐在秋千上，大姨在我身旁摆上一张小木桌，将一小撮
茶叶放到玻璃杯里，开水冲下，上下翻腾，一如芭蕾之舞。
我总是在大姨泡茶时，偷偷地摘下她的眼镜，然后迅速跑
掉，而大姨总会生气地大喊：“荣荣子，快回来，还我眼镜，
给我泡茶，要不然我马上把你送回家！ ”我只好乖乖地回
来泡茶，看着大姨一边推推眼镜，一边享受地喝着茶，好
奇地问：“大姨，茶很苦，您怎么喝得这么香？ ”她意味深长
地说：“茶刚入喉时有涩涩的苦味， 慢慢品尝就有清淡的
甜。人生就像一杯茶，以后你就懂了！ ”我疑惑不解地看着
她，趁机又摘下她的眼镜，不禁捧腹大笑起来。 茶杯里的
热气旋旋上升，阳光照在院坝里，茶香与笑声同在。

岁月如歌，后来，我上了安师，油坊那片茶园被我
慢慢淡忘；再后来，我去镇上教书，与它见面的次数越
来越少。 但是，每年春天，总会收到大姨捎来的新茶，小
小的茶包，令我心醉神迷。 每当工作或写作之余，端起
茶杯，喝上几口，顿觉得满口生香、甘醇鲜爽。

“荣荣，雨下大了，快给你大姨泡杯茶吧！ ”表姐轻
声说道。 收回思绪，舌尖上的清香早已散去，只是心中
那份茶香仍存，它是那样香甜、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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